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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古城东川风光无限。丰
富的铜矿资源使之成为中国的铜都，
随着资源的逐渐枯竭，昔日的铜都慢
慢失去了往日的辉煌。1999年底，东川
由地级市改为县级区，接着，周边县大
都修通了高速公路，东川还在三级公
路的另一端孤独守望。2016年，东川至
功山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终获批复。

木树朗村是东川区城的前沿，却
是区城所在地铜都街道办事处的末
梢。办事处8个城市社区已有7个实现
了水泥路入户，木树朗村却还是一条
破烂不堪的泥泞路。较大的贫困面和
很低的人均收入表明，道路不畅拖了
本村发展的后腿。群众对于道路建设
的不满，拷问着村两委班子成员。

班子成员要了解木树朗村踏上高
速公路后的生活，只有当地群众才能
描画他们的愿景。在简易的会议室里，
访谈被鲜活地展现，故事在互动中得
以陈述。出乎意料的是，村两委班子成
员，没有一个人谈及他们所经历的艰
辛和困难，却更多的是想着多为群众
办实事，平实的谈吐鲜明动人。

征地和拆迁是木树朗村两委班子
成员面临的全新问题。高速公路途经
木树朗村的面积就达4公里，全村薄田
瘦地近千亩，高速公路要占去 230多
亩。十多户人家刚建成的新房又面临
拆迁，赔付的标准也偏低。有人扬言，
赔付不到位，打死都不同意征地。

做农村工作，不能一味跟群众谈
认识，让群众讲奉献，他们都有自己计
算土地与收成的方式，深知失去土地
后，赔付的货币将要发挥的作用。村干
部们三天两头到各村民小组开会动
员，沾亲带故的村干部甚至打出了亲
情牌，群众就是不为所动。他们都盯着
村支书孙柱权。孙支书家里的田地不
足三亩，要被征用一半，家人死活不同
意征地。如果自家的工作做不通，怎么
做群众工作？他感觉抬不起头来。在三
番五次地苦口婆心之后，终于做通家
人的工作。下级看上级，群众看干部。
村支书带头签了，紧接着土地被征用
殆尽的副主任也签了，群众焉有不签
之理！

仅仅是住有所居，已经无法满足
搬迁群众的需求，他们渴望通过搬迁
住上更大的房子。住房是民生工程，搬
迁处理不好，就会伤了群众的心。木树
朗村腾出了最好的土地，先期建成了
集中安置点。然而，真正做通群众的搬
迁工作又谈何容易。34户老旧住房的
拆迁户很快乔迁新居，而刚建好新房
的 13户群众却说什么也不同意搬迁，
因为拆迁款连建房和装修的成本都不

够。又是 3名村两委班子成员，带头在
赔偿协议上率先签字，群众才一一签
字画押。

面对被高速公路切割了的生产生
活，群众最为关注的是如何在全新的
日子里走出不一样的路。肖珍玉家在
征地拆迁中赔付了 50万元，虽然乔迁
新居，她家依然没有摆脱贫困，她本人
患肾病已经 14年，3岁多的小女儿先
天性聋哑，一家人全靠丈夫打零工苦
苦支撑。村委会没有坐视不管，自搬迁
后就把她家列为重点保障对象，除解
决了低保问题，凡是能沾边的福利和
援助都向她家倾斜。现在，肖珍玉的病
情明显好转，大女儿已到深圳打工，儿
子也去了北京学习厨师，戴上了人工
耳蜗的女儿已经能够听见人世间美妙
的声音。

而如今被温馨日子滋润着的黄兴
金，当时万万没有料到自己会在打工
建房时从楼上摔下来，摔坏了腰椎和
双脚，摔成了二级残疾。面对债台高筑
的黄兴金，村委会及时站了出来，不但
协调解决了他家的生活困难，还安排
他到村里担任护林员，安排他妻子担
任村里的环卫工。如今的黄兴金一家
幸福和睦，101岁的爷爷耳聪目明，即
将大学毕业的大女儿也被北京一家公
司聘用，他本人的伤病也在慢慢康复。

没有支柱产业，加之土地锐减，群
众增收之路在哪里？2017年 3月，邓绪
军接过了村支书的担子。47岁的邓绪
军没有急躁冒进地到处引产业、找投
资，而是着眼当前，想方设法挖掘打工
经济的潜力。邓绪军随身揣着的小本
子上记录着全村 867个青壮年劳动力
的姓名，随时掌控着这些人的动向。
410 人外出打工，还有 457 人何去何
从？邓绪军首先想到的就是门前这条
正在启动的高速公路。起初，施工方只
接受100人打工，邓绪军死磨硬缠地将
457个青壮年的优势特点和盘托出，最
终施工方全部接受，让群众从高速公
路的工程中挣到了致富的钱。

征地拆迁后，很多人有钱了，无事
可干。酒后滋事时有发生，赌博之风潜
滋暗长。这种现象是绝不允许发生的，
怎能坐吃山空，必须把农业产业做起
来。村委会得知甜脆包谷出售价格高
于普通包谷的一倍以上后，村长立即
引进了良种，一次性发动群众种植了
30多亩早熟品种，不但迎合了市场，卖
出了好价钱，还改变了种植结构，多收
获一季黄豆和大蒜。针对女性劳动力
过剩的实际，村委会千方百计为她们
谋出路，促成了很多女同志到城区从
事餐饮、住宿、商场工作。

2019年初，负载着铜都东川复兴
和辉煌的东功高速公路终于贯通。铜
都东川，包括木树朗村，随着浩浩荡荡
的时代潮流和风驰电掣的滚滚车流，
驶向新的天地。木树朗村，这个为高速
公路建设失去了土地，拆迁了房屋的
村落，如今却以蓄势待发的姿势，谋求
破茧重生。

高速公路未通之前，东川到省城
昆明要经历三个多小时绕行八十多公
里的三级公路，现在缩短了一半。高速
公路的快捷通达降低了物流成本，木
树朗人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有
十多人购置车辆，跑起了客货运输。养
殖户已经不再担心牲畜卖不出去，有
四家人扩大了养殖规模，催生了五家
养殖户。针对省城需求，一部分人还养
起了蚂蚱，种起了早熟糯包谷。

要说木树朗村企业做得风生水起
的当数东川东荣赛鸽中心的总经理
殷兆德了。在赛鸽中心刚落座，我就
被会客厅橱窗里的 400多座奖杯震住
了。刚满 42岁的殷兆德，种过大蒜，卖
过化妆品，2013年筹集资金建盖了占
地 30亩的赛鸽中心。由于交通闭塞，
玩友们对这里望而却步，使他面临着
经营上的困境。歧路迷茫，殷兆德在
是否转型中犹豫彷徨。转机，因高速
公路通车不期而至，北京、天津、浙
江、四川的玩友纷至沓来，容纳 500多
人的赛鸽拍卖中心常常人满为患。68
间鸽舍里，饲养和代养着各种赛鸽和
肉鸽 20000多只。鸽棚中，信鸽们在殷
兆德的身前飞来飞去浅唱低吟，倚靠
在他耳旁的两只鸽子，摩挲着他的面
腮。洋溢着幸福神情的殷兆德，让我
心生感慨。他指着一群种鸽说，这些
宝贝大多数从国外的比利时以及国
内的北京、上海引进，其中一只花去
了 63万元。他每年要训练赛鸽 500多
只，最高的可以收取训鸽费 30万元，
最低也有 2500元。企业现在每年的纯
利润能达到 300万元。去年 3月，他组
织的“春棚信鸽大赛”，收到参赛费
1000万元，前三名都奖励了价值 50多
万元的保时捷汽车。一花独放不是
春。殷兆德致富不忘众乡邻，在他这
里务工的几十名木树朗村群众，年工
资平均能达到8万元。

两年前已经脱贫的木树朗村，家
家户户的生活已经大为改观，进入小
康已成为现实。如今，阡陌纵横的水泥
路已经延伸到各自的家门口，高速公
路就在他们的房前屋后。长路远途，路
犹远兮！木树朗人不会安于现状，他们
脚下的路正在接入国家乡村振兴的康
庄之路。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从不囿于一地
一直以四海为家
北到冰岛
南到澳洲
东到太平洋彼岸
西到大西洋
到处有我的身影

有人喜欢繁华的都市
有人喜欢幽静的山涧
而我却将五大洲
四大洋
拥入胸怀
在世界各地都吃得香睡得甜
翻看我的朋友圈
要么在旅游
要么在旅游的路上

沟箐，冬深处，阳光万丈
桤木树干寄生了一朵小蓝花，
蓝到发亮
偶遇，拍下，带走
从此我的记忆，会有花儿不息的生机

“迷谷吗”，地名，伶俐的美，无诠释
至雄狮山脚，知此称，有获宝物的暗喜
诗与远方，从来不会矛盾
哪怕行至边地，该美的，必美，
不染龌龊

菜花又黄了。
久居山坳的女子，长一岁
选矿的男人，
抽烟，掐指算春来的时辰
爬坡上坎、如风嬉闹的，
是三俩半大娃娃
众生，模样和内心，都在蓬勃

去塔甸

去塔甸，两个人的车，空旷，惬意

微风正暖，
油菜花漫过山野，开得正明黄
帝王黄的颜色，使大地荡漾
立春日，出门旅行，美好就萌动了身心

去年写的诗，还没有忘
万象伊始，再写，日子又是新的
我的欢愉，像蜜蜂在花间嗡嗡起落，
舒适巨大

这阳光金黄的午后
折下土坡上一枝月见草，
让它面朝天空
不必提心吊胆地开，春来，
各种肆意都无可厚非

四海为家
施勇信

边地冬春
（外一首） 师师

长路远途
李兴

千百年来，云南人与茶相生相伴，
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一片茶
叶的精神，更是浸透了云南人的血液，
在日积月累中呵护着人们的生命质
量。一款茶，也代表着一方文化，凝聚
着一方人的记忆。就如昆明市志中记
载的十里香茶，让人似乎闻到了从老
昆明历史中飘来的馨香。

据《昆明风物志》中记载：从昆明
来说，虽非产茶区，但省城东郊外十里
所产的“十里香”也最为著名，这种茶
的特色，主要是“清香”二字，当然清香
对一般绿茶来说它大都具备，但“十里
香”则为“臻清香之极致”，说具体一
点，这种茶类似杭州龙井，但龙井愈沏
愈淡，而“十里香”味浓，龙井第一泡为
最佳，二三泡后味渐失，“十里香则不
然，初泡时俨如白水，泡后历较长时间
茶味始出，往往第二三泡味反较浓”，
昆明人称之为“后劲大”。

这种茶树，种植于道光年间，当时
仅寥寥数十棵，高约 3尺，业权为当地
赵、刘、沈、王四姓所控制，100多年以
来，当地群众屡谋繁殖，但每栽新秧，
转瞬则又枯萎，或谓土质不合。然新树
旧树相去不过几丈，咫尺之间，土质竟
有此不同，致使扩种受到限制。另外从
采制来看，季节性也很强，采茶一般以
立春后清明前为宜，为时不过两月，清
明后所采者已同凡品。由于茶树既少，
采取又促，故产量极少。清代列为贡
品，常人益无饮尝之机会，辛亥革命以
后，贡例虽已罢除，但市上仍很少见。
为此，前人有诗咏道：十里铺产十里
香，茶色莹碧赛旗枪，只盼移种遍园
野，制出佳茗供市场。

如此稀少难种的十里香茶，在新
中国成立后，云南的茶叶专家并没有
忘记它。云南农业大学的茶学教授张
芳赐从市志以及老百姓们的口中、当
地的走访中，一直在苦苦寻找着十里
香茶。

据张芳赐的儿子张辛——石林十
里香茶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回忆说，

“大约在1956年，在一次茶树资源普查
中，父亲遇到了蔡希陶先生，在他的指
导下得知了十里香茶的情况，便开始
关注。”上世纪 70年代末，昆明市在十
里铺对两处十里香老茶树集中的地方
进行保护，张芳赐对茶树进行了扦插
繁育，培育树苗。后来，这些剩余的老
树仅10棵左右，生长在农大的基地里。
而退休时，张芳赐将选育出的十里香
茶树种在了自己的小苗圃里。

张辛说：“那是父亲的最爱，我老
听他说起，便想为何不把它重新种成
茶园发展起来呢？”于是，张辛说干就
干，成立了石林十里香茶茶业有限公
司，2008 年在石林先试种了 110 亩，
2012 年又种了 98 亩，茶园在不断开
采，两三年后将达到丰产，价格大约在
10000元/公斤。

如今，十里香茶后继有人，在石林
的土地上复活了，这便是对十里香茶
最好的传承与发展。

那么，十里香茶与昆明市五华区
普吉又有什么渊源呢？

时间回到了 1965年，昆明市人民
政府在昆明东郊东白沙河地区和西北
郊普吉地区低山丘地区辟了1000多亩
十里香茶基地，取名春城十里香。普吉
片区茶基地约有 600多亩，因此，围绕
茶基地建了一个普吉茶厂。

说到当时普吉片区的那片十里
香，那氤氲的茶香、浓郁的翠绿，每一
棵茶树里都浸润着茶人的心血。对茶
人来说，是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1977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如
火如荼，驻昆的7321单位、中国十四冶
第三建筑公司、云南省文化教育局共3
个单位的职工们，将自己的子女300多
人送到普吉当知青，其中，他们中有一
部分知青就在普吉茶厂工作。

如今已 60多岁的当年的知青王
先生回忆说，那段种茶、采茶、做茶的
经历在他一生中犹如刀刻般刻在血
液里。

那时，在采茶的季节里，清晨，大

家爬上茶山，远远就能嗅到十里香茶
的芬芳，大家在浓郁的茶树中穿行，每
人找到一棵肥沃的茶树，手指轻轻伸
向枝叶，摘下一株再摘下一株。采摘十
里香非常讲究，一叶有两芽，如果是很
壮的芽头，芽头上长满密密麻麻的“毫
毛”，采摘时要格外小心，不能把“毫
毛”弄掉，像对待瓷器般小心翼翼，手
指一遍遍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每天都
是采呀采，虽然很累，却忙得不亦乐
乎。

“采茶也是知青们最辛苦最快乐
的时光，‘做梦都在采茶’是我们的写
照，是我们在一起度过最难忘的时
光。”王先生说。

随着岁月流逝，时间翻到了 21世
纪，在普吉新城改造中，普吉十里香茶
基地和茶厂也彻底结束了它们的历史
使命。

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
云南省政府的鼎力支持下，昆明西北
片区进行大力开发，为打造中国西南
地区最大的茶企业总部基地、中国首
家综合性普洱茶商品交易场所，由云
南银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普洱市
政府合作投资建设，占地50亩，建筑面
积22.5万平方米的现代新型茶业商业
综合体——五华科创大厦诞生了。

在普吉，五华科创大厦以挺拔、巍
峨的形象走进人们的视线。它既是商
务中心、区域地标地区、写字楼高层、
高端商务配套，又显示出浓郁的茶文
化氛围：茶马广场、云茶公馆、云茶都
会、普洱茶文化科技交流中心、国家普
洱茶鉴定中心、普洱茶拍卖中心、精品
普洱茶典藏中心……十里香茶文化也
变身成为了普洱茶文化。

历史的回归，我们真切地看到，普
洱茶曾为云南带来过巨大的声誉，它
最早让云南走向了世界。而今，五华科
创大厦用它宽厚的肩膀，再次为普洱
茶的远景描绘出绚烂斑斓的宏图，让
普洱茶人的智慧、执着和创造力更融
入一片片“越陈越香”的酽茶中……

十里香茶香飘万里
李悦春

壬寅年的立春早过了。立春前
后，大大小小地下过几场雨，本以为
阳春已至，大地将是繁花似锦，鸭凫
春江，但没想到，突如其来的倒春寒，
除了冷雨，还有比前几场冬雪飞扬得
更酣畅的春雪。

望着窗外江山一色，不知是春
对冬的眷恋，还是冬对春的向往，惹
人浮想联翩。本已洗净熨平收好的
保暖冬服，又翻找出来穿上。我爱雪
的飘洒，爱雪的烂漫，爱雪的洁净，
于是乎，不出去堆个雪人，捏个雪
团，蹦跶两圈，问候一下雪中花，花
中雪，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这场
春雪的到来。雪花似是不甘心，自己
铺平的路面和草坪，被人们快乐的
双足踩得凹凸不平，仍执念地往这
大大小小的足印里落着雪花。

听了近半个月的春风声，似醒
犹梦的行道树枝丫上，如今白纱似
毯，轻覆若绒，却又透着些一唤即醒
的萌动。

春节时沿街挂起的串串灯笼，这
时倒真犹如火一般，在这白色的世界
里宣示着温暖的存在。雪中的苗圃花
园，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致。在覆盖着雪
的下面，常青的和翠绿的植物在展示
着对寒冷的不屑和对春的执恋。绿的
绿，红的红，粉的粉，有的在白雪下怡
然自得，有的穿破白雪层层显示着傲
然风姿，彰显着不畏寒潮的斑斓色彩。
一群打雪仗的孩子，哦，似乎还有母亲
的身影，他们的脸上，也洋溢着粉、白
相间的色彩。其中一个五六岁的孩子，
不知是故意还是有意，一把捏成团的
雪，失去了准头，打到了我身上。她怔
了一下，随即笑着说了声对不起，又投
入到快乐的“雪仗”中去。她自在的笑，
稚气的、红扑扑的脸，比盛开的玉兰还
灿烂。这灿烂里，也有着雪花般的纯
洁。看着在雪中闹腾的孩子，不禁地，
也忘了自己的年纪，不在乎身边有左
一张右一张拍照的大妈笑脸，有边走
边发视频的年轻人，突然张开双臂，如
儿时一般，在这飘飘洒洒的雪中轻盈
地转了几个圈。当然，除了兴奋以外，
还是不好意思如儿时那样哦哦哈哈地

边喊边转。雪花像是被我感染了，抑或
是认可了我是受它们的感染，一朵两
朵无数朵地轻轻地停留在我的发尖、
衣服上。这时，突然想起儿时学过的谜
语：“小小白花天上栽，一夜北风花盛
开，千变万化六个瓣，飘呀飘呀落下
来。”于是，我再次伸开双手，小心翼
翼地，捧宝贝般地接着这些从云霄降
临人间的雪花。

这些雪花，有颗粒状的，飘絮状
的，短针交叠状的，不规则柱状的，
但是，如谜语中六个瓣的并不多。有
书中写到过雪花，多是呈六角形晶
体。但实际呢？雪花的形态结构，在
降落的过程中，会随着温度的变化
而变化。人生，本就生活在一个冷暖
变化，阴晴轮回的世界。或许，正如
这雪花一般，从千米万米的云空飞
来，无论温度怎样变化，无论自身被
这温度磨砺成什么形状，总保持着
洁净的神态，哪怕来去的时日短暂，
也终要拥抱阳光，化成滋润万物，护
佑锦绣春色的清冽甘饮。这场春雪
过后，我吟咏着的，除了一树树的繁
花，还有心底那融不尽的雪花。

这样的雪花，在苍山见过，在玉
龙雪山见过，在西藏见过，在江南江
北都见过，在古往今来的文人诗词
中，也见过。

融不尽的雪花
吴兴葵秦二妮

春节殇逝，春花开了，春天挡不
住地迎面而来。我的人生，遭遇过大
悲，人情冷暖自知，只想着找个临窗
的地方坐下，装作不认识春风，不认
识世间万物。悲痛了很久，又觉得人
生的故事可以能够如此，但人活着
却不能了却世间所有的存在。从一
条老街上或者老巷穿过，总会是熟
悉的人和事，哪怕岁月久远丢失了
一些曾经，只要你还睁着眼睛，跃入
你眼帘的都是记忆。走着走着，眼前
出现了花山，从明朝或者更早的唐
宋时候，那些迁徙而来的人就居住
在这块土地上成为土著人民，在狂
澜中自我鼎新并成为景东县花山镇
人。在花山镇，田畴里除了荞、高粱，
还种上了玉米、水稻。平坦的地方开
出水田，坡地改成台地，除了旱谷，
开始产出水稻，地气在这方肥沃的
土地上顺风顺水游动、蔓延。各种习
俗，各种文化交织在一起，达成一些
共识，废弃一些事物，成就一种固
守，形成一种文化，影响着后世人。
从酸爽的豌豆粉到甜糯的马打滚，
从呛鼻子的辣米酒到沾满灰香的老
米粑粑，都浸透着这块土地的根脉。
小街上，人们用激情和辛勤，勾兑成
人世需要的生存繁衍模样。街道围
着花崖建起来，茶肆、酒楼、百货店
以陋就简，伫立两旁。

如今徜徉花山镇，人间烟火尚
留，俗世故土旧物，老井石磨背箩，
有故事的老物件们躲在角落，满目
乡愁。在花山村落里，我碰到了一些
古老的事物，譬如杀戏、扎龙、绘画、
花灯，都还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可以
触摸，可以哭啼，可以扼腕长叹，忽
然感到和古人穿越在一起。青灯下，
诗书在目，举人模样；田野中，老牛
犁耙，雄鸡唱晚。

花山是一座钟乳石构成的石
山，因为名气大，就成了镇名。而者
干，是古代和现代人对如今大街和
花山两个镇的总称。这一带的花山

人，都喜欢说这是我们者干的什么
什么，像者干辣参，者干凉粉，者干
粑粑或者者干杀戏，者干白绵纸等
等，显示着区域性和独特的文化属
性。民族的血脉，民族的习俗，没有
器皿能盛下，所有的事，只有心胸能
够包容。他们的生活方式，总是有一
些从远古到今天的复制，祖宗的遗
存如同天大的愿景，看不到边，望不
到形，灵性一脉，直到今天。这山川
如酒，旷世浓烈。一位花山古人尚
文，留下诗文可以建设一座藏经阁。
我今日的心情，窄路弄诗，装不得大
文章，独就觉得花山这座花山寺里
这副对联醒目。对联曰：

看花明柳媚，有像文章，苦趣化
为乐趣！妙！妙！

听燕语莺啼，天然节奏，忧心变
作欢心！呵！呵！

总认为自己一目了然，再一想，
人生中，凡夫俗子何以做到忧心变作
欢心，超脱得何等轻逸呀。我们总爱
证明自己会记录大地和人生的许多
往事，却忽略了时间是无形的东西，
既挽留不了春夜的花落，也无法逾越
时间的渡口而回到昨天。多次来过这
里，感到的是哀牢山这块古老的土地
上，形成了男人们的执著、追求、上进
的品行；是者干河这条绿色的流水
柔性环绕，派生出女子娇美中蕴含
的柔情。说到生活，老人向晚辈诉说
辛苦，巴望儿孙持家守土，但总是说
归说，儿孙们做归做。看花山这方景
致，游人来了可以寻一方净土，内有
心源可寻，外有可造之师。

花山像一幅画，渐次向世人展
现，让世人感受自信和丰富。人一生
都在漂泊，在孤寂中行走，到一个地
方寻找一种感觉，并且能够真正融
入，是一种幸福。在花山，我抗拒不
了她的召唤，我感到周身的血液沸
腾，洋溢着火焰，我想要记录很多东
西，哪怕秀才人情纸半张，我仍然要
坚持！

花 山
周德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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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还没脱去倒春寒的外衣，
似乎羞于见人
大花桥头一树红翻天的樱花，
让周围的高楼哑口无言
让三月天的蜜蜂蝴蝶，过敏抽疯
怎么也飞不出一朵樱花的灿烂

一朵朵不满月的小花儿，
一张张天生丽质的小脸蛋
一枝挽着一枝的衣袖，
一树背着一树的情爱
仿佛一夜之间，穿着花衣裳跑出来
簇拥在郊外，一声吆喝，
坐上春天的大花轿

时空愣了一下，一尊尊花神显灵了
麻雀喜鹊布谷鸟，敲锣打鼓
唱的唱，跳的跳，
谁暗地里吹响一声撩人的口哨
像喝醉喜酒，春风喊了一声，美

大花桥头樱花开了

倒春寒还没走出村口，
一袭明媚的阳光
唰唰跑到山头，将冰封雪盖的
尘世，从低洼荒凉处撵走

春风大步流星，大花桥头的樱花
云雾弥漫，一吨吨从枝头轰然跪下来
春祭，满天红润亿计的花朵

喧嚣的街头，堵在半空的楼市
在一树树樱花前，也像台下
被忽略的观众，
或追逐随之而来的白云

观花者如潮，刷抖音的都是女神
那一棵棵秃顶的杨树，
在一片恍惚的目光中
混迹在一朵朵灿然的春色里

刷去天空的寒冷，尘埃，旧疾
一度承载冰雪的过往，
迅速从体内消失
遇见樱花的当下，春风才感觉活着

慕名而来的蜜蜂、蝴蝶，
催春的布谷鸟
注目，致敬，宣读大地枝头的序言
一尊尊花菩萨，驱动一个春天

樱花三月天
（外一首） 黄官品


